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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字如今是承受得起、经受得住的意
思，但它在古代是一种刑罚——“剃须”的
意思。

“耐”是一个会意字，从“而”从“寸”。“而”
现在是一个连词，表示并列、承接、假设、因
果、转折等义，有时也作代词或副词用，但这
也都是“而”的假借义。在古代，“而”的本义
是“胡须”的意思。

“而”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向下垂的

四条线像胡须之形。金文篆文的字形还有点
胡须的样子，到了楷书时，“而”字完全线条化
了，就变成了今天的“而”字。

《说文解字》曰：“而，颊毛也。像毛之
形。”戴震注《周礼》时也说：“颊侧上出者曰
之，下垂者曰而。”意思就是说，脸的两侧长的
毛叫作“之”，也就是鬢角；往下垂的毛叫作

“而”，也就是胡须。如今“而”的本义已消失
殆尽，留下一个“耐”字还有点“而”的血脉。

我们知道了“而”的本义，“耐”字的古义
也就不难理解了。“耐”字从而从寸，“寸”就是
法度、刑法。它的本义就是在“胡须”上实施
刑罚，也就是“剃胡须”。

“剃胡须”在古代是一种较轻的刑罚。古

人以长须为美，若犯了轻罪，达不到剃去头发
的程度就剃去胡须，以示羞辱和惩戒。《后汉
书·光武帝纪》：“耐罪亡命。”注，“耐，轻刑之
名，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就是剃
掉胡须两年以上才叫“耐”。

由于剃掉胡须不伤及皮肉，所以人们都能
承受得了，因此“耐”字又引申出了“受得住”

“禁得起”之意。《荀子·仲尼》：“能耐任之则慎
行此道也。”《齐民要术·种椒》：“此物性不耐
寒。”这里的“耐”就是“受得住”“禁得起”的意
思了。

现在“耐”字与“而”字一样，早已失去了
它的本义，只剩下它的引申义了。

（据《科教新报》刘绍义）

“耐”字原来是刑罚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奇怪，这白底蓝花的
瓷器没什么特别啊，不就是咱们从小就用的、烂
大街的东西吗？注意，我们讲的是“元青花”，不
是“青花”，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元青
花那么贵？

排在首位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了价格参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2.3亿元的鬼谷子下山，
没有它的天价，就不会有后来萧何月下追韩信的
九重天价。

其次，是因为元青花存世量不大。行业里一
直有一种说法，说是元青花全世界也就 300件左
右，当然也有人说在 15000件左右，具体数字是
多少，其实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道理很简单，元青
花当年足迹很广，你要是家里藏着一个，你不告
诉别人，别人不可能知道对吧？但无论是哪个数
字，都说明数量不大，尤其是故事瓶，据说只有 8
个，包括三顾茅庐、昭君出塞、周亚夫屯兵细柳
营、尉迟恭单骑救主等，所以，南京博物院的另一
只萧何月下追韩信值多少钱呢？有专家认为：至
少 10个亿！

问题来了，当年蒙古帝国东征西战，版图最
大的时候超过了 3500万平方公里，单单被称为

“元朝”的部分就有 152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唐
帝国，所以，理论上这元青花应该生产量很大、传
播很广啊，为什么存世量不高呢？有三个原因：

第一，元朝的存续时间比较短，如果从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开始算，一共 162年，
如果从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开始算，则只有短
短的 98年，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统治的时间比
较短，而真正烧制元青花的时间则可能只有三
四十年。

第二，元青花用的料比较珍贵，所以一般都
是比较富有的或者地位比较高的家庭才用得起，
这也导致数量上肯定有限。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元青花在元代
根本不是主流。

我们思考一下，蒙古普通人会喜欢青花瓷
吗？不会的，瓷器很容易碎，而且很重，对于游牧
民族来说，瓷器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菜。

其次，蒙古人崇尚的是白色，而不是什么白
色+蓝色，所以，元朝中央政府使用的瓷器主要
是白瓷，这种像鸡蛋白一样的“卵白”瓷被称为枢
府瓷，因为瓷器的底部有“枢府”两个字，而枢府
就是元朝军事机构“枢密院”。

那蒙古贵族喜欢什么呢？釉里红，这种红色
代表着热烈奔放、勇猛果敢的性格，这才是妥妥

的蒙古气质。
对于汉族来说，就更瞧不上青花了，有评论

说“俗甚矣”——翻译过来就是说：实在是太俗
了。这也难怪，宋代文人雅士推崇的瓷器品类，
都讲究含蓄雅淡，像诗歌和绘画一样要有韵味，
这青花瓷虽然胎白色青，但色彩如此鲜明浓艳，
艺术表达如此直白热烈，说它俗，一点不冤枉它。

问题又来了，既然元青花并非元代瓷器的主
流品种，后来为什么又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
呢？答案大概只有一个：外贸。

我们知道，蒙古人在征服南宋之前先征服了
阿拉伯地区，在干旱的中东，水是最宝贵的资源，
天堂是充满水的世界，是蓝色的。于是，蒙古人
和色目人（穆斯林）喜欢的两种颜色——白色和
蓝色，就构成了青花瓷的基本元素。

也就是说，青花瓷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中
国一个市场的，而更多是针对西亚乃至东欧市
场的。于是，波斯商人将苏麻离青钴蓝颜料带
到中国，这些商人不仅是中国瓷器的消费者和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且直接参与了青花瓷的
设计与监制，景德镇的窑工们就是在他们的订
单和监制下，把波斯的“蓝”和中国的“白”融合
在了一起，烧制出了带有多重文化特色的青花
瓷器。

所以，今天的元青花更多出现在伊朗、土耳
其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中国。

总结一下，元青花更像是为了外销而生产
的瓷器，只是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个青花瓷一
经出道就会迎来巅峰，并成为日后瓷器界的“扛
把子”，时至今日，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
时尚风潮。

（据《北京青年报》杨学涛）

元朝人其实并不爱“元青花”

2005年 7月，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在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上以2.3亿元人民

币成交，轰动了全世界。从那以后，“元青花”就成为了顶级古瓷的代名词。2011年的

澳门秋拍，来自北美藏家的一件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甚至拍出了8.4亿港币的天价，至

今再无人超越。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